我的大教育观
长海县第八中学  张昇
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教育观念，各有不同，而这教育观念也会随着时间与阅历不断充实而改变。作为教师，在教育观念上的理解与思考，更是深入。我把我的那份，妄称“大教育观”。今日，且谈谈我的“大教育观”，若博君一思，也算不枉耗去这一时闲暇。
“大教育观”一词的由来，还要从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说起。剧中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案头长年放的是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也正是对这本书的推崇和喜爱，让官二代商人抓住契机，以文化包装美色，致使这位曾经德高望重的高书记深陷迷途，积重难返。恰巧，我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这本《万历十五年》。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加之对这本书的好奇，我抚去它的灰尘，抱着尝试的心态品读。这一读却欲罢不能，引发了许些思考，还要读第二遍，甚至上网买了一本，留作日后再读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作者是黄仁宇，抗日战争期间从南开大学辍学参军，先后赴印、缅作战，退伍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历史，获得博士学位。本书写作历时七年，先后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和历史类好书的提名，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，足见内容的真实与严谨。本书为纪传体，以万历十五年为节点，选择了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人，以恢宏谨致的文笔，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一卷身临其境般的万历年间官场、文化百态图。基于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，作者用向后三百年的视野回看这段历史，并且横向对比了欧、美、日等地区和国家的发展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独到的分析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叹为观止。而这种向后三百年回看历史的方式与观念，被黄仁宇自称为“大历史观”。
于教育而言，不必向后三百年，三十年即可，若能以三十年后的视野回看当今的教育，必然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当然，我们无法知晓三十年后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可以立足当下，回看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甚至是千百年的教育历史。我们还可以横向对比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，来帮我们对未来有所预见。
我们学习历史、研究历史，最重要是以史为鉴。我们回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，再立足三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教育，定然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提供更好的方向。这就是我的大教育观。
教育的对象是人，施教者也是人，都在不断成长、发展。要怎样成长，朝什么方向发展，这是教育要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个发展方向并非无微不至，教育不是工厂，生产出标准化的人，教育是要成为每一个个体进步的阶梯，让受教育者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然而在高考大棒之下，成绩对受教育者人生轨迹的影响不言而喻，甚至出现了唯成绩论，只要成绩好，其他无所谓，只要考上好大学，人生不再愁。在这种论调下家长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于是把财富、精力倾注于子女的教育，学区房、补习班等教育相关产业应运而生，甚至出现了官方导向的衡水中学、毛毯厂中学等高考加工厂。这些学校用所谓的“北清数”，也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作为标榜，吸引着无数家长学生前仆后继成为他们的拥趸。可笑的是，就在前不久，衡水中学与衡水一中的一场纠纷，让这只风光无限的高考产业化领头羊贴上了另一个标签——违规办学。而这种超级中学的成长过程，折射出的是在高考之下，我国推进依法治教的艰难。
不过这依然无法阻挡超级中学的遍地开花。就在去年，衡水中学平湖校区的开办，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。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直言：“它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，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”，“我们浙江不需要”。杭州某校长更是怒斥：这“简直就是浙江素质教育的倒退”。但他们无法阻止万千家长把孩子送进这所工厂，成为谱写这教育神话的一个音符。
衡水中学平湖校区这空穴来风的潮涌般的质疑，根源在于衡水模式的核心已不仅仅是应试教育，而是以更激烈的手段，把全省各级地市的优质生源汇聚到一校或少数几校，进行更高强度、更激烈竞争的应试教育。单看应试成果，衡水模式的成功毋庸置疑，但从教育的育人本质来看，这种模式就有待商榷了。黄冈中学的衰落尚有余温，衡水中学的未来亦有迹可寻。倘若再站在三十年后回看衡水中学，恐怕只剩一声叹息。
几位衡水中学毕业生拍摄了一部名叫《起风了》的纪录片，真实地反映了衡水中学内的点点滴滴。记录片导演，就读于西南大学的李莹（化名）说：“毕业走出校门后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衡中三年和外界的记忆有些断片。”对于衡水中学的是非，她用片中一位衡水中学教师的回答总结她的观点——“存在即合理，改变不了就去适应”。另一位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的衡水中学毕业生米一（化名）则说：“上了大学后，我发现大城市来的孩子真心强，课外爱好更广泛，眼界更广，衡中在我心中明显不是神话了。但要是没有衡中，可能我连见识到这个差距并努力弥补的机会都不会有。”这或许就是衡水中学存在的意义。但记者问及“假设衡中一直没有变，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读衡水中学么？”李莹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不会”。
就在很多地方还在为衡水中学的是非争论不休的时候，更多的教育者仍在基层的教育一线上为如何上好每一堂课，如何更好地把知识和道理传授给学生而探索。教育者总是很单纯，理想化，梦想着可以倾其所有，让自己教的孩子个个成材。然而现实总是会无情地敲碎梦想，成绩总能扮演着标尺的角色丈量着一个教育者的价值。于是各种“赏识教育”“狼性教育”“挫折教育”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，成了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圣经；“东庐”、“洋思”、“杜郎口”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膜拜。一番又一番热潮之后，学校还是学校，教师还是教师，学生送走一批，又来一批，怎样的教育才是更好，仿佛是未解之谜，依旧盘亘在教育者的心头。
不妨看看三十年前的学生们，现在干什么，在社会扮演者怎样的角色，经历着怎样的人生百态，或许会给我们启发。如今的所谓成功人士，不见得是当年成绩名列前茅的翘楚，而看似碌碌无为的人，可能正在享受生活的安乐的同时为社会做着应有的贡献。或许很多教育者看着曾经的得意门生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很是错愕叹惋；发现曾经在自己在心中不可救药的孩子安居乐业，反而要怀疑人生。其实不必错愕叹惋，更无须怀疑人生，何不立足当下，用更大的教育观多做一些思考，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？是“品学兼优”，是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”，还是“将来对社会有用”的人？无论是哪个理想化的存在，在个人层面需要的，不仅仅是成绩，还有德行、眼界、理想……如何在面对每一个不同家庭环境、不同成长历程的学生时找到那个属于他们独特的那个平衡点，或许是我们教育者更多该思考的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马云在刚刚结束的阿里巴巴年会演讲中说：“这个世界需要每一个人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有什么、要什么和想做什么。所以阿里巴巴可以失去一切，但是不能失去理想主义。”一个教育者，更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、要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只有我们自己对未来充满理想，才能让这理想成为孩子们未来的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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